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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初中同学，他们是恩爱夫妻；
他们双双比翼，他们高高飞翔。在人民空
军飞行员的序列里，在中国广袤湛蓝的天
空 ，他 们 曾 是 少 见 的 中 国 军 人 夫 妻 飞 行
员——— 从山东泰安一中同一间教室的相邻
课桌走出。

一封辗转迟来的信

定下爱的终身
姑娘妙龄之时，什么最能拨动她的心

弦？这心弦共与怎样的情怀？年近七旬的岳
喜翠，捋捋半白的头发，平淡而深情地说：

“可能就是爱情，是突然来临的惊喜、憧憬与
烦恼。作为军人，情感都贴着家与国。”

2 0 1 7年正月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在
岳喜翠家明亮的客厅，她和丈夫聂传春共同
深情回忆携手走过的漫长岁月———

45年前的1972年深春，鄂西北大山深处，空
军某部飞行大队。鲜花盛开般的年龄，如花似玉
的女飞行员岳喜翠，24年来第一次接到令她心跳
的异性表白的信。

这是一封辗转而来的信，岳喜翠记得清楚，
是党小组长亲手交到她手中的：“小岳，你有一封
信。”那天，党小组长突然郑重其事地走进了岳喜
翠的宿舍，有点神秘地递过来一封信。她接过来
一看：信封很皱，斑斑点点的有点脏，更显眼的是
信封上的字迹一看就不是同一人写的。令她意外
的是，党小组长把信递到她手中，并没有马上离
开。

望着党小组长的神色，岳喜翠脑海中顿时想
起大队教导员曾在大小会上说过的一条“军规”：
你们女飞行员接到异性递来的“条子”，要报告
组织。想到这，岳喜翠不由双颊绯红。当兵七年
了，自己只和家里通过信，这显然不是父亲的
笔迹，再一细看，她突然想起像是初中一个同
班男同学的笔迹，守规矩的岳喜翠便两下三下
把信拆开来。

刚打开折叠着的信纸，竟飘落出一张夹在
里面的小照片。“哎，还有照片嘛。”党小组长说
完笑着走出了屋。

有些惊慌的岳喜翠来不及多想，捡起照片
一看：军帽，飞行员皮夹克军装，英俊的面庞，
有神的双眼。她心中顿时涌起涟漪。但信上只
有简单几行字，称呼是岳喜翠同学，内容说我
们好多年没有联系了，但我从报纸上知道了你
的事迹，我一直在向你学习。最后三行是：我们
多年不见，组织上说我可以找对象了，不知道
能不能和你取得联系。接着介绍他现在武汉空
军某部，是战斗机飞行员。落款是聂传春。

看完信，岳喜翠反而如释重负。那一句“组
织上说我可以找对象了，不知道能不能和你取
得联系”是暗示，也无疑是在向她表白。她心中
的涟漪扩大，眼前浮现出这个大自己半岁、同
年出生的初中同学的一幕幕往事———

1962年，岳喜翠以优异成绩考上泰安一
中。同班同学中大多来自农村，家住县城又是
干部家庭的她是同学们愿意亲近的。这正是国
家三年苦日子时期。寄宿的农村同学都是周末
回家一次带够一周的干粮。聂传春家在农村，
他带一包大煎饼，一顿吃一个，一周18个外加
一小瓶咸菜。如果哪一顿实在忍不住了多吃一
个，星期六那天就没饭吃。可他挨饿硬撑也不
表现出来，埋头刻苦学习。岳喜翠渐渐注意到
了聂传春。有一次，岳喜翠想不起某个成语其
中一个字怎么写，特意去问他。只见他低着头，
红着脸写好后默不作声递了过来。那一幕，那
笔迹，给她留下深刻印象。

初二时，正值山东省滑翔学校向全省招
生，这是为空军培养飞行员的预备学校，全校
上百男同学中挑选上了聂传春。初三毕业前，
我国第三次挑选女飞行学员，岳喜翠万里挑一
被选上。这时从滑翔学校毕业的聂传春直接被
选进空军飞行学员队列。初中的同班同学，就
这样奇迹般地成为了战友，但互不知音讯。如
今，这封辗转而来的信，让他们联系上了，把两
颗青春激荡的心连到了一起。岳喜翠脸上泛起
红晕，思绪飞扬。

当时她已经成长为空军运输机某部的飞
行员。1969年又被选为国庆20周年的军队观礼
代表，上了天安门城楼。《解放军报》曾经专门
报道过她，还讲述了她过去在松花江游泳训练
时患全身关节疼，经过治疗和个人顽强锻炼，
又重上蓝天的事迹。没想到这些这位老同学都
知道，并成了来信的缘由。

一股甜蜜从岳喜翠心中涌起。聂传春说组
织上告诉他可以找对象了，自己何尝不是呢？
几年前，大队教导员曾在会上专门给她们女飞
行员讲谈恋爱的事，只是这个可爱的教导员把
这个“恋”字说成了“蛮”，他“谈蛮爱”的话一出
口，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这和他说的那条找对象
的“军规”，被女飞行员们确实记住了，连男飞行
员的“纸条”也不敢轻易接受。从这封信的落款日
期，她推算信已经辗转了许久，而且信封上自己
的收信地址和发信地址显然不是聂传春一个人
写的。辗转迟来，还有一番苦心吧？岳喜翠心弦在
颤动。但一想到部队的“军规”，她便收起信，奔出
宿舍，径直走进大队长的办公室。

岳喜翠向大队长递上信，说明了情况。一听
说聂传春是“开小飞机”(指战斗机)的，大队长告
诉岳喜翠：机型不同调不到一块，不在一起今后
不好办。“以后再说吧。”大队长挥着手说。

听着这几个字，岳喜翠满心喜悦一下变得冰
凉，便跑回了宿舍，当夜她咬着笔就以这五个字
给聂传春回了信。

没想到这几个字，给聂传春带来了思想上的
冲击。自从报纸上看到岳喜翠的消息，他就四处

打听她的地址，可没有结果，后来是他的战友向
岳喜翠同一个单位的战友打听到后把地址填上
寄出的信。这怎不是一番苦心？可等来的却是他
最不希望的结果。他情绪波动，甚至影响了飞行，
差点被暂时取消飞行计划。聂传春回过神来，提
笔忍痛给岳喜翠回信：那我以后就不找对象了。

接到这回信，岳喜翠深受震动。经过好长一
段时间的左思右想，岳喜翠下定决心，带着聂传
春的回信再次去找大队长，说出聂传春现在的实
情。望了岳喜翠好一会儿，大队长说：“他们领导
同意的话，我们也没啥意见。”说到这，大队长又
加重语气：“话说在前头，飞行事业不能受影响。”

“大队长放心，不会！”岳喜翠红着脸，羞涩而
又利落地回答。说完一转身，她跑回宿舍连忙给
聂传春回信：领导同意我们了，你不要影响飞行。

不只是没有影响飞行，接到这封信的聂传春
心中有了无限动力。

通信大半年后，他们才第一次见面。两年后
他们携手并肩，走进婚姻的殿堂。一封辗转迟来
的信，定下了他们爱的终身。

两颗心几十年来

彼此完全明了
年已七旬的聂传春，身体硬朗，朴实坦诚，言

语不多，但对飞行是一样情怀：“婚后十几年，我
们天南地北各一方，生活中的困难比一般家庭要
多一些。那时双飞行员家庭本来不太多，像我们
这样在不同机型部队的就更不多了。如果双方在
同一个单位，哪怕两人同时飞行，执行完任务就
回到家了，但我们相隔几百里甚至几千里，彼此
照顾少。那时年轻，总觉得个人问题、家庭生活都
要让步给事业，飞行重于一切。”

1978年底，组织上曾把聂传春调到岳喜翠所
在的飞行团，改飞运输机,飞了接近两年,聂传春
又要求调回战斗机部队。“为什么呢？因为我太喜
欢我的战斗机飞行了。”说到这一幕，聂传春内心
炽热：“在战斗机部队，我是成熟的战斗力，是
飞行骨干。但到运输机后，我要从头学起。飞运

输机与飞战斗机有许多不同之处，我对飞运输
机很不适应，当时又恰逢新的一年上级突然来
了命令：控制训练用油，主要保障飞行任务。运
输机对于我来说，还是没有培训结束的飞行学
员，突然停止年度训练。谁知道这要到什么时
候才能重上蓝天，我不想虚度时光，心情十分
失落。我那时刚30岁出头，是一个飞行员最好
的时光，只看别人飞而自已不飞，这怎么受得
了？”聂传春说起这些，满怀感慨：“两口子到一
起了，总算有个窝了，孩子也能接到一起来了。
可是我这样下去，岂不荒废青春？便非常坚决
地提出来要回战斗机部队去。我和老岳一商
量，就给上级打报告。团领导看了报告后，说培
养一个战斗机飞行员不容易，你们的心情我理
解，同意你们可以越级向上级打报告。最后上
级真的批准我重返战斗机部队。”说完，聂传春
面有喜色，似又回到当年情景。

“他这一举动，还得到了领导称赞。”在一
旁的岳喜翠补充道：“那天师里杨政委专门找
到我，说这种情况几乎没有过。组织上真的是
看到了一对飞行员夫妻对飞行事业的执着追
求，上次调来是成全家庭团圆，这次调走也是
成全你们，但成全的是你们对飞行事业的真诚
和奉献。相信你们家庭困难也一定能克服。”

聂传春调回到本军区空军的战斗机部队，
又在战斗机部队飞行了10年，一直飞到空军规
定的最高年限。有一次他给岳喜翠写了一封
信，一个多月后岳喜翠才收到。原因是她在新
疆执行人工降雪任务几个月时间，信在途中辗
转费时。

岳喜翠还说起一件事：“有一天，我周围的
战友隐隐约约地，好像在背着我说一件事情。
我心里顿感是出了什么意外。一追问，原来是
一个部队的战斗机失事，飞行员牺牲了。我开
始没多想，因为这种事不是第一次听说，没有
正式消息，也就没往老聂那里想。但再一打听，
说飞行员就姓聂。我一听心里发毛了，急忙把
电话打到在师部当参谋的同学那里，请他帮我
打听一下失事飞行员的名字。放下电话，我如

坐针毡。过了好几个小时电话才打回来说飞行
员是姓聂，是聂传春他们原先部队的一位同姓
领导。我听了仍然眼泪直流，心里非常难过，坐
在那儿好久缓不过劲来。国家培养一名飞行员
极不容易，而飞行员又总是与各种危险擦肩而
过。这几十年中，我们都是经历了各种考验，遇
到过各种险情。几十年中，我们脑子里飞行安
全这根弦一直是紧绷的。”

箭上弦，弯弓待发。刀出鞘，迎刃而前。随
时准备奔赴疆场，随时迎接生死考验，这是军
人使命，这是军人日常养成。几十年来，岳喜翠
和聂传春这对空军飞行员，更在驾机而起的辽
阔蓝天，在险难重大任务的每时每刻，经受着
这样的生死考验和日常历程。

两颗心，几十年来彼此心心相映，几十年
来彼此完全明了。

三人三个地方的

“诗和远方”
万里长空，蓝天翱翔，人们常常把这浪漫

地描绘成“诗和远方”。对岳喜翠和聂传春来
说，却还有更丰富的内涵。

“我们也是普通人，飞行之外还有日常
生活呀。成了家，还有柴米油盐的平常日子
呢。”岳喜翠一边说一边给我倒上一杯茶
来。她道来的故事，也如同这功夫茶，令人
细品回味———

“结婚后，我们一直两地分居，长期住
集体宿舍，军营是家，哪里需要哪里是家。
1975年我们有了孩子，我怀孕足足六个月了
才停下来。我那时还带着飞行学员，教练动
作的时候，肚子都顶着驾驶杆了。着陆时指
挥员说：‘仰角小，拉杆不够！’学员下来
说是顶着教员的肚子了。这时领导才认真地
说：‘算了算了不要飞了。’虽然不飞行，
但不能闲着，我就在地面给学员指导实习
呀，上理论课呀，公差勤务呀，打扫卫生
呀。直到预产期前半月才启程回山东老家。
生下孩子56天假期一过马上归队了，孩子满
一百天时恢复飞行。孩子从小就放姥姥家一
直带到九岁。”

“ 这 些事说 起 来是不是和 浪 漫 不 沾
边？”岳喜翠笑着问我。“是啊，旁人想起
来，两个人都在空中飞，该多美妙，多浪
漫。不过，”我亦笑问：“远方在，诗是要
自己来想像吧？”“诗？”岳喜翠接过话
头，不由幽了一默：“我们三人三个地方，
我在湖北，我丈夫聂传春最远时在云南，幼
小的儿子在山东老家，远隔千山万水，心中
更多的是对亲人的思念与牵挂。”

一段追述又从岳喜翠口中逶迤而来：
“孩子出生后，在我母亲那一带就是9年。除
了老聂调来我们部队那段时间，孩子上了一
段时间的部队幼儿园，快10岁了都没多少时
间在我们身边。每年就是休假时才见见他，
他对我们都陌生了，每次见到他，我们心里
都有些发酸。对他的关爱太少了，作为妈
妈，我时常自责。我母亲没上过学，有次她
坚决地对我说，孩子读三年级了，你们要把
孩子接去身边好好培养了。这时我在武汉给
首长保障飞行，有位首长就说，你把孩子接
过来，让孩子在你身边上学吧。不久孩子接
过来了，但住房紧张，临时安排在一个闲置
的老营房里，就一间房子，白天黑夜老鼠满
地窜。那时我是独立飞行运输大队的中队
长，除了飞行，工作上的事也特别多，飞行
员还得住集体宿舍，实行周六才能回家的制
度。孩子在姥姥家时没有一个人单独睡过，
现在住这样的环境，他当然特别害怕。老聂
又不在身边，晚上孩子就一个人把被子蒙住
全身睡觉。我有时候不放心回去看他一眼，
掀开被子就看到他全身都是汗，也根本没睡
着。有次他抱着我的腿说，妈妈你等我睡着
了再走，我睡着了就不害怕了。我一把抱住
孩子，鼻子发酸。但我晚上还必须得回队里
点名，处理日常工作，有时就只得狠心扯开
孩子的手出门。有一次孩子发烧，我只好把
他接到我的宿舍来住一晚，可他还要做作
业，我对孩子说你在这里做作业，但不要弄
出什么声音。因为这是飞行员的宿舍。孩子
这么多年耳濡目染，很懂事，好像这回给了
他一个特别奖赏，便使劲点点头，静悄悄地
直到九点多把作业做完。我给他盖上小棉
袄，心想让他在这住一晚吧。没想过了一会
儿，大队长敲门进来了。一进门他就看到了
孩子。我也没有回避，告诉他孩子有点发
烧，让他一个人在家里不放心。大队长非常
理解我，说明天有任务，你配好机组把计划
报上来。他看了孩子一会儿，就说：‘老
岳，我光叫你飞啊飞啊，任务啊任务，都忘
了你还有个孩子。’我那时心里还想他会不
会批评我，听他这么一说，感觉嗓子噎住
了。这才和儿子一起美美睡了一觉。”

这美，是岳喜翠的诗。
说起他们的儿子，1 9 9 4年考入军队航

校，毕业后分到直升机部队担任空中机械
师，如今是空军某部军事主官的聂鹏，采访
中这样告诉我：“我从小的记忆里，爸爸妈
妈每天就是忙。父母亲给我最大的影响，就
是他们对飞行事业的热爱，对蓝天的感情，
这在我心里印象最深。所以我后来考航校，
到空军部队工作，他们的追求也是我的追
求。”

诗和远方，因情系而真，因情深而美。
没有经历，便没有高度与长度。历经磨练，
才有真正的诗和远方。

六千多小时

绽放报国情怀
“四海为家描述我们飞行员的生活很形

象。”岳喜翠对我的这一比喻十分认同：
“这一辈子飞行，真的是祖国大地处处家。
各种执飞、特殊任务，东南西北不断转场,也
确实组成了五彩缤纷的生活。只是——— ”说
到这，岳喜翠略为停顿后坦陈：“这五彩缤
纷也五味俱全。”

1968年，20岁的岳喜翠刚从航校毕业不
久，就接到第一个大的飞行任务，跟随机长
也是飞行教员去大西北，在那里执行最难忘
的原子弹爆炸后运送样品等保障任务。1978
年年底,岳喜翠机长带机组，在新疆执行我国
第一次大面积人工降雪实验任务，最终是夜间
在天山以北战胜极其恶劣的天气，冒着生命危
险播撒大量催化剂，首次获得人工降雪成功，
填补了我国航空气象史上的一项空白。之后三
个月降雪成功十多次，解除了当年新疆冬小麦
安全过冬和牲畜吃水危机，被新疆人民政府和
人民群众誉为“散花天女”。

特殊的任务，使她经受了特殊的考验，
也特别锻炼了她的意志、胆气和技术。

上世纪90年代，我国航天航空事业大步
发展，大型运输机的研制开始起步，而大型
运输机的飞行培训，成为空军飞行员的重要
使命。这时已晋升为副师长的岳喜翠，被派
去俄罗斯学习大飞机驾驶技术。同去的有资
深老飞行员，也有年轻的飞行员。在临行前
的一个多月准备中，她在聂传春的全力支持
下，抛开一切家务杂事，一门心思看该种飞
机的飞行理论，飞机构造，座仓设备等教
材，在一页页书上作标记，在办公室和家里
画一样大小的几百个仪表电门开关等设备的
座仓图，反复熟记应用数据。

回忆起这段经历，岳喜翠坦率地讲：
“别人学习可能不会脑子疼，我怎么就会脑
子疼呢，原因是我有点笨。笨一点，我就得
笨鸟先飞，所以就得非常认真刻苦地钻研理
论。”

“笨鸟先飞”，岳喜翠用这个比喻来形
容自己。几十年来，她的飞行技术和经验日
积月累，随着小中大各型飞机的飞行实践，
真可说取得了厚积薄发的成绩，6100多小时
的空中时间含金量是比较高的。

1996年，她接受了又一重大的科学试验
任务，我国神舟号飞船载人之前，要在万米
高空空投试验返回舱模型。这个任务需要五
年。她暗下决心，首飞用我，确保任务圆满
完成。当这个任务执行了两年时，岳喜翠年
龄已逼近运输机女飞行员的最高飞行年限。

“女飞行员最多飞到五十岁，我已接近
这个年龄。因为这个特殊任务，不是飞一两
年就能结束的，到任务完成还需要几年。”
回忆这个特殊任务，岳喜翠心中仍激动不
已：“我想我身体好，一定要争取5年圆满飞
完。我向领导申请延长飞行年限。”说到
这，岳喜翠当年那种执着倔强和坚定信念，
依然不减半分。她报告中列举了自己的有利
条件，一是临近50岁身体状况很好，精力充
沛，二是一直坚持一线飞行与执行任务，又
是多成员机组，三是接受组织对她身体和技
术的考核鉴定，合格后请求组织批准她延长
至把任务飞完。正是她的顽强作风、过硬本
领打动了领导，她延长飞行的报告得到空军
最高首长批准。肩负责任，胸怀使命，岳喜
翠连续5年奉命率机组人员驾驶大型飞机执行
“神舟”号返回舱的高空空投试飞，她与机
组人员多次升空。冒着极大的风险在低压低
温缺氧的环境中，摸索万米高空重装空投的
有效办法，突破多项极限取得可靠数据，攻
克了重大技术难关。当2003年神舟5号飞船载
着杨利伟腾空而起的那一刻，岳喜翠在发射
现场看着莲花底座般的火焰，感受着大地隆
隆的震颤，目送着战友乘坐神舟冉冉升空，
激动的热泪一滴滴滚落。

我曾询问岳喜翠：“您执飞过海上播撒
国家领导人骨灰的专机，带领机组执行这么
庄重的任务，感想怎样？”她说：“责任重
于泰山。”

她解释说：”我整整飞了36年。这正是
人生最好的岁月。执行了许许多多急难险重
的飞行任务，各种军事演习，抢险救灾，首
长专机，运送士兵，科学试验，人工增水等
等，航迹遍布祖国各地。而这些，都是组织
辛勤培养的一名飞行员应该做到的，不分男
女，一切成绩和荣誉都归功于人民的哺育。
而正是肩负人民的嘱托，飞行事业高于一
切，飞行责任重于泰山。

1992年，岳喜翠被空军授予“功勋飞行
员”金质荣誉奖章，1995年，荣登“中国十
大女杰”榜首，先后当选为党的十四大、十
五大、十六大代表，十五、十六届中央候补
委员，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2003年7月28
日，她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
衔，成为我国第一位女飞行员将军。2008年
她从广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退出岗位。2013
年正式退休。

1991年，聂传春飞到空军规定的最高年
限后退出现役，转业地方工作，2007年从广
州市物价局副巡视员岗位退休。

飞行有句号，蓝天无止境。承前启后，
已有后来人。

爱没有句号。快意蓝天，有他们永远共
与的强军梦与报国情怀……

他们曾是少见的中国军人夫妻飞行员——— 从泰安一中同一间教室的相邻课桌走出。她，是我军第一位女飞行员将军岳岳喜翠；

他，是女将军的丈夫聂传春。当他们先后退役退休，如今他们的儿子又戎装在身、逐梦蓝天……

夫妻飞行员逐梦蓝天
□ 喻季欣

■八一战旗飘·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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